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筑工地上 一些不是 问题的问题
,

比

如
:

工地食堂每天给工人们吃些什

么
、

工人们每天能不能有活干
、

工人

们的技术水平怎样
,

等等
,

在这里若

处理不当
,

就有可能造成不稳定的局

面
。

“

在阿尔及利亚工作的中国工

人
,

主要是木工
、

瓦工
、

钢筋工
、

水电

工和机械工
。

这些人绝大多数来自农

村
,

到这里打工 的 目的很单纯
,

就是

想给家里挣钱
。

所以管理他们最重要

的做法就是一定要让他们有活干
。

管

理者要做到公开
、

公平
、

公正地对待

每一位工人
,

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

的
。 ”

彭桂臣如此强调
。

根据规定
,

在阿尔及利亚工作的

中国工人
,

实行计件工资
,

即完成每

个工作日的劳动定额
,

可以获得 7. 5美

元 (200 7年标准 )
,

有的一天可以完

成两个以上的定额
。 ‘

一般来说
,

大家

每个月能挣500 美元
~ 60() 美元

,

多的

能挣到700 美元
一 800 美元

。

也有技术

不行的
,

只能挣到4 0() 美元
。

在这种多

劳多得的状况下
,

如果长时间没活给

工人干
,

大家挣不到钱
,

心里就会不

舒坦
,

就容易出乱子
。 ”

彭桂臣深有感

触地说
。

当我问他这些工 资如何支付给

工人时
,

彭桂臣告诉我
,

这些钱半年

一付
,

而且是直接付给工人家属的
。

但由于阿尔及利亚实行外汇管制
,

工

人们一般要等四 五个月才能拿到工

钱
,

这些工资会由中国银行巴黎分行

直接汇到工人的家里
。

按照规定
,

第

一笔钱一定要在每年9月 1 日前汇到
,

以保证工人子女能有学费上学
;
第二

笔钱必须在每年春节前汇到
,

为的是

让工人家里有钱过年
。

当然了
,

这些

汇到家里的钱
,

只是工人工资的60 %
,

其余部分在工人回 国后 28 天 内由公

司一次补齐
。

“

这些规矩
,

工人们都知道吗 , ”

我问道
。

“

每个工人在与公司签订用工合

同的时候
,

是知道这些的
。

但为了让

工人们安心
,

每个工人每月收入及伙

食标准都会在月末的时候张榜公示
,

大家认可签字后才能生效
。

“

我在阿尔及利亚工作的时候
,

另外一家中国公司的工地
,

就曾经发

生过在伙食费上做手脚而导致工 人

罢工的事件
。

事情发生后
,

我叫上管

财务的同志就去了食堂
,

查看 了他们

的账本
,

核对每一项支出和入账
,

直

到确认我们 自己的工地没有发生这

种事情的隐患后
,

才放心地离开
。

此

后的一周时间里
,

每天 中午吃饭时

间
,

我都会来到工地
,

亲自品尝和查

看一下工人们的伙食情况
,

询问他们

有没有意见
。

大家反映不错的时候
,

我才松了一 口气
。

其实
,

在这里
,

吃饭

的花费是大头
,

交了这么多钱
,

却看

不见碗里有东西
,

不闹事才怪
。

所以
,

在国外
,

公开
、

公平
、

公正
,

那不是说

说就行
,

那得掷地有声
。

只要有工人

反映这方面的问题
,

我们都会核实
,

一旦确认
,

都是严惩不贷的
。 ”

阿尔及利亚是回教国
,

每年都要

过斋月
。

斋月的起始是依 回历计算

的
,

斋月时间为30天
。

斋月期间
,

自日

出至 日落不能生火
,

不能吃饭喝水乃

至吸烟
,

违者严惩
。

这个规矩
,

无疑给

彭桂臣的劳务管理工作出了道难题
。

“

每年在进入斋月之前
,

我就开始挨

个工地巡视
,

告诫工人们在斋月时不

要当着当地工人的面喝水
、

抽烟
,

更

不能吃东西
,

上街一定要几个人一起

去
,

相互监督
。 ”

然而就这样说
,

也难

免会出错
。

200 5年的斋月期间
,

几个工人外

出购物返回
,

快到工地门口 的时候
,

大家的烟瘾犯了
。

看看四下没人
,

忍

不住掏出香烟
,

想美美地吸上几 口
。

“

啊
, ”

一声尖叫从几个工人背

后传来
。

回头一看
,

发现一位阿拉伯

妇女正在用手指着他们
,

眼神里满是

愤怒
。

不一会儿
,

附近的居 民们迅速

地围拢过来
。

这几个工人撒腿向工地

里跑去
,

进去后迅速地关上 了工地的

铁门
。

愤怒的人群并没有离去
,

聚集

在工地的门口
,

以示不满
。

接到出事的电话后
,

彭桂臣在第

一时间驱车赶往事发地点
。 “

等我赶

到那里的时候
,

工地外面早 已水泄不

通
,

尽管项 目经理一遍遍地解释
,

但

是几乎无效
。

人群中不时有人用阿拉

伯语嚷嚷着让我们交人
。

出于对工人

的安全考虑
,

我们肯定不能交人
。

对

方就这样地僵持着直到天黑
。

大概是

这些当地居民一天没吃东西也饿 了
,

所以天黑后
,

他们渐渐散去
。 ”

彭桂臣

叙述着当时的紧张场景
。

为了避免他们第二天还会来以

这种方式表示不满
,

彭桂臣和项 目经

理连夜拜访了当地一名有影响力的

人物
,

请他出面调和
,

并且带着几名

闯祸的工人
,

来到那位妇女家中赔礼

道歉
。

第二天
,

当地的居民们被召集到

清真寺里
,

闯祸的工人们当面向全体

居民道歉
,

公司方也表明了处理的态

度
,

这场风波才算平息下来
。

像这样的小案例
,

在彭桂臣的笔

记本里数不胜数
。

他还对这些案例进

行 了分类
,

分为
“

看病
” 、 ‘’

吃饭
” 、

“

上街
” 、 “

购物
” 、 “

节 日
”

等几个专

题
,

每个小案例都是一个情节曲折的

小故事
,

不仅记录着事件内容
、

处理

方法
,

还有他自己的心得体会
。

在阿拉伯语里
,

阿尔及利亚意为
“

白色的岛屿
” 。

在这里
,

大多数建筑

都在山丘上
,

迂回起伏
,

犹如一颗 明

珠闪耀在地中海的南岸
。

它的首都阿

尔及尔终年绿草如茵
,

林木茂盛
,

花

开不断
。

站在高处俯视全城
,

近处郁

郁葱葱
,

远处水天相接
,

景色优美迷

人
,

加之城内名胜古迹众多
,

对世界

各地的游客颇具吸引力
,

使这里成为

北非地区的一处旅游胜地
。

然而就在这迷人
、

美丽的和谐之

下
,

却涌动着一股危险的暗流
。

200 7年 12 月 1 1 日
,

当地时间上午
10 时左右

,

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

尔发生两次爆炸
,

造成中国建筑工程

总公司一人不幸遇难
、

七人不同程度

受伤
。

在得知这个不幸的消息后
,

已

经回 国的彭桂 臣急忙操起电话
,

打给

海外曾朝夕相处的同事们
。

虽然已经

离开了那里
,

但是回忆起曾经 的一幕

幕
,

仍可以从彭桂臣时急时缓的语速

里感受到 当时的紧张
。

20 世纪80 年代后期
,

阿尔及利亚

经济持续恶化
,

引发政治危机
,

并最

终导致长年的恐怖活动
。

而中国建筑

工程总公司承建的两个世界银行投

资的贷款项 目
,

正好处于恐怖活动非

常猖狂的爱因德夫拉地区
。

那年
,

中

建的67 名工人正在阿尔及利亚 的爱

因德夫拉做一个农田灌溉项 目
,

要挖

很长的管沟
,

经常能在沟里发现被杀

害的当地贫民和外国人的尸体
。

“

我们的员工就住在一个围起来

的院子里
,

当地政府派出宪兵和武装

民兵在院子周围 2 41 1
、
时站岗

,

院子的

17 考翔曰吸皿曰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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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个角上还建起了4个炮楼
。

那感觉

就像在监狱里干活
。 ”

彭桂臣回忆着
,

“

每夭上班
,

我们都要坐面包车
,

前后

都有宪兵和武装民兵护送
,

个个都是

荷枪实弹
。

工人干活时
,

民兵们就在

工地周围的山头上放哨
。

当时
,

我虽

然没有在工地
,

但也是 白天在公司提

着心
,

晚上回宿舍睡不着觉
,

手机24

小时不敢关
,

最怕半夜来电
。

心里头

最盼望的就是早点完工
,

赶紧让我们

的工人撤出来
。 ”

事情是在彭桂臣快要回国的时

候发生的
。

那天
,

他和公司的同事们

养家糊 口
,

辛苦所得

全被输光 了
,

谁还有

心情踏踏实实地干

活 , 那准得出事
,

所

以我们不仅要让 工

人有钱挣
,

也要保护

他们的劳动所得
。 ”

说这话的时候
,

彭桂臣的眼 里 闪烁

着坚定
。

检查完工地往回走
,

在临近某高速公

路入 口 处的地方
,

车速突然慢了下

来
,

原来前面堵车了
。

不一会儿
,

当地

的一名警察赶了过来
,

正当这名警察

要跨过公路的隔离带查探前方的情

况时
, “

突突突
” ,

一梭子子弹迎面打

过来
,

擦着警察的肩膀呼啸而过
,

打

在地面上
,

腾起一阵尘土
。

“

我们当时吓坏了
,

赶紧猫下腰

躲在车座背后
,

从后车窗
,

能清楚地

看见从后面车辆中破门而出
、

惊慌奔

跑的阿拉伯人
。

不一会儿
,

后面的车

开始往后退
,

我们司机抓紧时间
,

弓

着身子
,

依靠反光镜发动引擎倒车
。

等到车子在另一条安全的路上都走
了半天 了

,

我们几个才回过神来
。

脸

上
、

手心里全是汗
,

内衣早就湿透 了
。

大家就这样瞅着对方
,

车内一片安

静
。

不知道是谁先笑了一声
,

结果全
,

笑了
,

可那笑比哭还难看
。 ”

彭桂臣告诉我
,

事情发生后的一

个多月里
,

他天天晚上做噩梦
,

闭上

眼睛
,

就是那惊心动魄的一幕
。

危险

之外
,

在国外生 活的中国工人
,

业余

生活也并不丰富
。

大伙儿6至 8个人住

在 17 平方米的房子里
,

睡上下铺
。

下

班以后一般都是打牌
、

下棋
、

看录像
。

工人们看不懂当地电视节 目
,

能看到

的只有中央电视台第4套节目
。

由于 大多数的工 人来 自国内的

农村
,

自身素质参差不齐
。

来到这里

后
,

加上语言不通
,

所以更是很少出

门
。

遇到天气不好无法施工的时候
,

便

喜欢凑在一起
,

打打扑克娱乐一下
。

“

打扑克
、

麻将
,

权当娱乐
,

我们

没有意见
,

但是绝对不能赌博
。

公司

规定
,

一旦发现赌博现象
,

就会罚款

20 至50 美元
。

你想想看
,

这些工人背

井离乡
,

来到国外不就是为了挣点钱

阿尔 及 利亚 是

穆斯林国家
,

其食品

结构 自然具有回教

特点
;
但它同时又是被法国长期占领

过的国家
,

饮食习惯中难免带有一些

法兰西的色彩
。

这里的主食是长棍面

包
、

羊角面包
,

从形状到口味
,

完全是

法国人的
,

价钱很低
,

一根长棍不过人

民币0. 7 5元
。

这里的肉食可想而知
,

是

牛羊肉为主
,

但太贵
,

牛肉的价格在一

公斤45 元人民币以上
,

羊肉更贵
。

鸡

肉很多
,

肉鸡个头大
,

价钱比牛肉便

宜不了多少
;

火鸡价钱差不多但更难

吃
,

有一种蛋鸡
,

味道很好
,

价钱却不

过 11 元人 民币一公斤而 已
,

真是怪

事
。

“

虽然价格比较贵
,

但公司规定

工人饭桌上每天必须有菜有肉
,

会经

常吃鱼
,

因为这里的海盛产大鱼
,

特

别是鲍鱼
,

敞开了供应
。 ”

见我有些疑

惑
,

彭桂臣给我讲了一件趣事
。

公司

有个施工项 目就在海边
,

每天下班

后
,

工人们喜欢去海滩散散步
,

去多
了就发现这里 的海边岩石上

,

密密麻

麻全是小鲍鱼
。

用比较尖锐的工具轻

轻一撬
,

不到一刻钟
,

就是满满一袋
。

于是
,

有的工人就想晒干 了
,

以后能

带回家去
。

可是由于操作方法不当
,

鲍鱼干变成了臭鱼千
,

一时间在大家

当中传为笑谈
。

阿拉伯国家是坚决不能吃猪肉

的
,

时间长了
,

大家还真有点怀念
’‘

红

烧肉
”

的味道
。

“

在 国内
,

养家猪
;
在 国外

,

养野

猪
。 ”

彭桂臣笑着说道
。

“

养野猪 ,
”

我有点诧异
。

“

呵呵
,

是这么 回事
。

阿尔及利亚

靠近海边的地方多山林
,

经常会有一

些野猪
。

一对野猪带着四个小猪患到

项 目工地找吃的
,

咱们工人把其中的

大公猪给逮住了饱餐一顿
。

这下可

好
,

剩下 的大母猪
,

天 天带着 四 只小

猪来项 目工地找
‘

老公
’ ,

见 了人就

咬
。

大家一合计
,

就设了个套
,

把它们

也逮了起来
,

圈养在远离施工现场的

半地下室型的集装箱猪圈里
。

逢年过

节宰杀一头
,

打打牙祭
。

当然
,

是绝对

要回避当地员工的
。

工地上还专门给

这几头野猪配备了饲养员
。 ”

苦中寻乐
,

可是乐少苦多
。

相思

分两地
,

远隔重洋
,

相思是一种折磨
。

苦过
、

乐过的海外员工
,

最不愿意提

及的字眼就是
“

家
” 。

“

想家
,

是深 入骨子 里的一 种

痛
。 ”

说这话的时候
,

彭桂臣没有看

我
,

狠狠地吸了两 口烟
,

烟雾缭绕中
,

他的表情有点凝重
。

“

在国外工作的工人
,

一次只能

签两年的合同
,

除极个别不胜任的人

提前回国外
,

大家都是两年期满时才

回国
。

工地上有个工人
,

干六年了
,

六

年中一次都没有回过家
,

生怕自己要

是提出回去就丢了这份工作
。

公司知

道后劝他回家看一 下
,

并承诺还让他

回来
,

他这才走
。

我们管理人员
,

虽然

比工人好一点
,

每年都能回 国休息个

二十来天
,

可二十多天能干什么 , 往

往是家里事情还没有处理完
,

就得走

了
。

这几年
,

公司里同事们
,

有因为长

期两地分居和恋人 分手的
,

也有家中

有事情回 不去的
。

随着国内外收入差

距的逐年缩小
,

有些人宁愿留在 国内

少挣点
,

也不愿意出来
。 ”

这是实话
。

如果说思念可 以忍

耐
,

那么失去 同事则是撕心裂肺一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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